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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修靜獨與團體
Henri J. M. Nouwen著劉賽眉譯

(本文是對世界修女聨會的總會長們所發表的一篇演講)

當我們反省過去幾週內在羅馬所發生的主要事件時，便開始了解我們的世界是進入了一種「緊急的情況」中。在羅馬，一位法官被殺，而基督民主黨的領袖莫洛也被擄，他的五位侍衛被槍殺。此外，一位警務人員被殺死於都靈，兩位左派學生被謀殺，死於米蘭。在荷蘭，一羣恐怖份子圍困一政府機構，使整個城市陷入恐慌之中。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游撃隊殺死了若干公共汽車的乘客。在黎巴嫩則由於某種報復的行為而使數百多名男女和小孩喪失了寶貴的生命。在某些地方，如羅徳西亞、依索匹亞、和索馬利亞等地，雖然經過多次談判，但戰爭仍繼續不斷。在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罷工的風潮威脅着國家的經濟，而另一方面亦顯示人民對目前的生活環境有極深的不滿。在貝爾格萊德所擧行的世界會議，不僅不能達成任何重大的協議，反而從蘇俄、阿根廷、和巴拉圭等傳來更多有關違反人權的暴力事件。世界權力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日趨惡化，而造成全球性焚毁的機會則由於兵工廠和火藥庫的建設而遞増。為此，當我們基督徒走向那基督紀元的千年王國之際，世界則日漸瀰漫着恐懼、失望、意識麻痺。誠然，人性已屆自我毁滅的邊緣。我們已經不必去問到底我們會不會走入「緊急的境況」中？因為事實上我們此時此地已很淸楚地陷落在這様的情況裏了。

我們不必成為先知，我們可以預言未來不僅將有更多的戰爭、飢餓，以及壓迫等等，而且人們會以目暴自棄和失望的態度來逃避這一切災禍。我們必須準備，將來人類自我毁滅的行動將普遍如今日人們使用藥物一様；那時，各式新型的鞭笞者將咆哮全城，以宣佈萬物的絡結來恐嚇人們；那時，許多新的外來崇拜將以各種錯綜複雜的禮儀來試圖逃避這場末世的大災禍。我們必須準備去面對一個各種宗教運動叢生，並以基督之名來施行反對基督精神運動的時代。總而言之，我們必須準備自己將會生活在一個充滿了恐懼、懐疑、互不信任、彼此憎恨、身心痛苦、以及混亂得使千萬人心昏暗的世界中。

然而，就是在這様黑暗的世界中，基督徒的團體受到了考驗。在這人類的大家庭中，我們可能成為光？成為鹽？成為地上的酵母嗎？我們能否給予這一代人希望、勇氣、和信心？我們能否使那些注視着我們宣佈：「彼此相愛、互相服務、虔誠禱告」的訊息的人們突破黑暗和恐懼？抑或我們甘願承認在此歴史的危機時刻，我們沒有力量，也缺乏慷慨的精神，我們的基督徒團體遠比不上那些為了某些旨趣而彼此團結，互相支持的善心人團體？

當你們要求我講論修會生活中的靜獨時，我了解我只能够在這些急如燃眉的問題的脈絡中來討論修會團體的靜獨。也許，若只並遍地談論「團體」與「靜獨」之間的關係，會來得較為容易，但是，這對您們並沒有什麼挑戰性。由此，我嚐試來解釋如何世界的危急情況，反使我們對基督徒團體生活中的靜獨帶來新的了解。

我願意在三大標題下，來討論基督徒團體生活中的靜獨。就是：(1)親密的來往；(2)職務；(3)祈禱。因為親密的來往(看哪，他們如何彼此相愛！)，服務(看哪，他們如何彼此服役！)，以及祈禱(看哪，他們如何向主禱告！)三者是一個作證團體的生命力。我希望在此盡力指出一個團體為達到這三方面的作證，需要深深地投入靜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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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靜獨與親密的交往

靜獨如何能够加深我們共同對愛的作證？這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在我們這日漸走向危急情況的世界裏，恐懼與憤怒已成為一股强力控制着人的行為，我們不僅從每日的報章上可見人們如何因恐懼而彼此聚縮一團，因憤怒而湧如潮，甚至在許多修會團體內，我們亦開始發現，修會團體內有某種的「不安」，而恐懼與憤怒亦滲透其間。我們看見某種需要正在日益増長，那就是修道人須求一個地方，在那裏他可以有歸屬感，在那裏他可以傾訴他所受到的種種挫折，在那裏有人分擔他的灰心失望，在那裏他的痛苦可以得到治愈。有許多過去曾經一度感到安全和自信的修會團體，今日卻因自我懐疑和深刻的無能感而痛苦。許多修道人過去多年來一直在修會生活上感到滿足的，現今亦對聖召的意義發生疑問，他們懷疑自己是否眞實有所貢獻，而這個世界又是否眞正地需要他。他們懷疑自己是否被曖昧的動機和虛假的渴望所導引而誤入修途。他們問自己曾否做過正自由的快擇，他們懷疑自己是曽經被「虔誠主義」所引誘，而這「虔誠主義」現在似乎對他毫不切身。

在自我懷疑的情況中，許多人開始經驗到很深的「隔離」和「寂寞」。他們在自己的團體生活中經常試圖去發展一種新的生活型態，但到最後他們會發現自己的眞正需要是如此之深，而他們又是那麼難於在自己的團體裏找到滿足，毋怪乎那至今仍存留在人意識底層的「性」的衝動開始進入人意識的中心，從此引起割斷以往種種而改換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願望，因為在這新的生活方式中，他可以很直接地經驗到人與人之間的親密交往。在這裏我們必須說明一點，那些對世界的恐懼和憤怒最敏感而又急遽地尋求解決的人，往往是最深經驗到需要感情和慰藉的人，但他們的團體卻常常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然而，另一方面，倘若許多的男女會士不曾深深地被世界的恐懼和憤怒所影響，則他們亦不可能實際上成為燈枱上的明燈。但因為他們內心的苦惱和不安經常達到如此强烈的地步，所以他們首先關心的是如何使自己在形體和感情的歷刼下餘生，可是這耗費太多的精力了，故此，在這樣的團體中很難期望它對天主慈眷的臨在作有力的見證。

以上所說，無非是指出：倘若在一個團體內，會士不能經驗到彼此親密的交往，則這團體亦不可能成為這個充滿恐懼和憤怒的世界有力的見證。在此情況下，我們必須謹愼地去觀察出「靜獨」在團體生活中的重要性。倘若我們為了應付世界的迫切需要而不强調靜獨，這樣，我們將危及基督徒作證的基礎。因此，我願意首先討論靜獨是親密關係的永久泉源。

靜獨是我們能够(與人)達到最深聯繫的所在，這靜獨聯結人比恐懼與憤怒連結人更為深遠。雖然恐懼和憤怒能够事實上把人驅策在一起，但它們卻不能產生共同的見證。在靜獨中，我們會了解我們並非被驅策在一起，而是被領在一起。在靜獨中，我們了解我們的同胞及普世人類並非是滿足個人最深需要的夥伴，而是我們的兄弟姊妹，大家都是被召去使天主無邊無際的愛成為有形可見的事實的。在靜獨中，我們發現團體並非是一共同的抽象觀念，而是對共同召喚的實際答覆。在靜獨中，我們實在了解團體不是由人「造成」的，而是「賜予」的一個恩惠。

靜獨並非是與團體聚集的時間對立的私人時間，也不是一段恢復疲倦心靈的時間。靜獨完全不能與團體生活以外的私人時間相提並論。相反，靜獨是團體成長的基礎。當我們獨自祈禱、學習、閱讀、寫作、或只是離開直接與人交往的地方而獨自各兒安靜片刻，我們都是與他人進入了很深的親密來往中。如果我們以為只有在一起交談，一起工作，和一起遊嬉時，彼此才會更為接近，這是錯謬的想法。不錯，許多方面的成長是產生於這樣的互動中，但這些互動的成果卻源於靜獨本身。因為只有在靜獨中我們與他人的親密交往才會加深。在靜獨中，我們更是彼此發現對方，而這種發現有時是在雙方形體的臨在中很難產生的。由此，我們認識了有一種人與人之間之聯繫並不依靠人的言語、姿態、或行動，而這種聯繫之深是我們無法靠人的努力去創造出來的。

倘若我們把團體生活建立在形體的接近上，或在共同消磨光陰的能力上，例如一起交談、一起吃喝、一起敬拜等，那麼，團體生活必會隨着氣氛、個人的吸引，和互相和諧共處的程度而變動不穩。於是團體生活便會變得很苛求並使人疲乏。靜獨主要是為團體生活的，因為在靜獨中我們達成一種團結，而這團結是優先於任何行動的團結的。在靜獨中，我們覺察到在我們成為團體以前，我們早已經是一體了，團體生活不是我們意志的創造，而是對我們被召成為團體的事實的服從和答覆。不論何時，只要我們進入靜獨之中，我們就是對那超越我們的位際性交往的「愛」作證，並同時宣佈說：「我們應彼此相愛，因為我們先被愛過」(參閱若壹四19)。因此，靜獨使我們與那永久的愛保持接觸，就是從這永久的愛裏，團體汲取了它的力量。靜獨把我們從種種恐懼和憤怒的衝動之中解放出來，並讓我們在這充滿焦慮不安和暴力的世界中成為希望的標記和勇氣的泉源。總之，靜獨創造那自由的團體，並使旁人讚嘆說：「看哪，他們是如何彼此相愛！」

視靜獨為團體的充沛泉源的看法有其很實際的一面，意謂：靜處的時間，個人的自修、閱讀、和祈禱，對每一位團體的成員來說，必須視為與一起工作、遊嬉、共同敬拜等團體行動同等重要。我深信，溫良、柔和、平安、以及眞正自由地接近或隱退人羣的態度是在靜獨中培養出來的。若沒有靜獨，我們便會開始彼此依戀，便會開始掛慮自己所想的和自己所感覺到的對方。如此，我們很快便會彼此猜疑，彼此不滿，在下意識中以過敏的態度來審斷他人。沒有靜獨，縱然是很小的衝突亦會很容易加深，並導致痛苦的傷害。那時，「把事情講出來」能够變成是一種沈重的負擔，而日常生活則變成自我關注，到最後，長期生活在一起實際上已成為不可能的事。沒有靜獨，我們時常會為一些無謂的問題而苦惱，例如：「誰愛我多一點？是否他比她更愛我？我們的愛是否今日比昨日減低了……」等等，這些問題很容易在團體內引起分裂、緊張、憂懼、和互相激怒。沒有靜獨，團體會很快地變成為一羣狐朋狗黨。

我們有靜獨，我們會在靜獨中學習到依賴天主，因為是祂在愛中召叫了我們要彼此相愛，在祂內我們能够得到憩息，通過祂縱然有時候我們表達自己的能力受到限制，但我們也能够彼此欣賞，互相信任。在靜獨中，我們可以防止互相猜忌的惡毒後果，我們的言語和行動則流露着信任、喜悅，而不是要求索取證據證實我們是可信任的詭秘行為。在靜獨中，我們能够經驗到我們都是一個超越眾人的愛的不同現身說法。

這一點同時解釋了為何靜獨會影響到我們的「性」的需要。靜獨防止我們以「性」來證明我們有能力去愛而把它的衝動性釋放出來。靜獨讓我們經驗到我們的性的感覺是天主無條件的愛的表現。在靜獨中，自由地答覆我們的性別身份成為可能的，而性的約制能够成為投身於修道生活的男女的眞正抉擇。

這樣，在靜獨中貞潔找到了它的根。明顯地，貞潔的意義遠超過性的約束和節制。它是一切親密交往的溫和導師，貞潔引我們進入天主親密的知識中，並且解放我們，使我們在世界上發展各種創造性的關係而不為世界上許多「應當」和「必須」所攫住。貞潔把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從各種世俗的衝動中釋放出來，而便其事實上成為可能的。

靜獨之所以主要是為了團體生活，乃是由於它把我們從恐懼和憤怒的勢力中釋放出來，並賦與我們與人親密來往的意義，而這親密交往的意義是超越我們現今世界的危急情況的。靜獨事實上給予人「希望」，且使旁人稱羨說：「看哪，他們是如何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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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獨與服務

我們剛剛討論了在此日漸走向危急情況的世界裏，掙獨如何能够事實上加深團體對愛的見證，現在，我們接着探討靜獨如何同時加强團體對服務的見證。很明顯的是，人們為了應付目前的緊急情況，往往集中精神於解決現刻迫切的問題，而放棄了長遠的目標。一個市鎮中發生爆炸時，醫生們便得停止他們對某些複雜的醫藥問題的研究，去挽救那些危在旦夕的受傷者。當緊急情況的氣氛瀰漫了一個文化，短期的解決方法，臨時的照顧，暫時的搶救……等等便取代了那長期愼思的策劃。

我懷疑現今的修會團體的職務有沒有受到這「緊急情況」的深刻影響。許多修會團體過去數十年來曾從事的服務型式，現今這些服務形式突然對許多成員失去吸引力。教學、醫務、以及很多其他傳統的服務型式似乎都不能答覆社會的急迫需要，因此，許多修會團體都處在對自己的使徒事業重新估價和重訂方向的過程中。然而，就在這尋求新而又切合社會需要的服務方式的過程中，修會團體往往便失去了它職務中作為「團體服務」的一面。於是，對於「什麼是你的團體的特殊聖召？」這個問題常常甚難答覆。我們得到大部份的答覆是：「我們有些在醫院工作，有些在學校，有些在堂區，也有些有他們個人的使徒工作，在不同的職務中我們努力去彼此支持」。顯然，最大的成效就是發展了極不同的多元的服務，例如照顧囚犯、服用迷幻藥和其他藥物成癮者，變態人等；此外，又有服務於堂區、工廠、精神治療中心，並有服務於音樂、藝術、和大眾傳播事業者。這種修會生活制度的瓦解，一方面固然打開了無數不同職務選擇的領域，另一方面，就在不久以前，這卻為生活在修道院內的男女造成了忌諱。

此外，上述的情況亦在團體內造成了某種「失落」，那就是失去了基督徒職務的「團體特性」。往往由於我們的服務變得如此的個人化，以致我們的服務很難有力地顯示出其共同性或團體性來。由於今日調個人的特殊才能，以致有時使到我們很難去談及整個團體對人的共同服務，往往我們只能够談及這團體中每個成員自己的服務而己！

我很懷疑，由於修會職務的個人化，我們會不會失落了團體共同作證的可能性。作為一個修會團體，我們不僅應去服務一個一個的人及其個人需要，而且修會團體更要在整個社會中成為信心和勇氣的標記。顯然，在當今被世界的緊急情況所撕裂了的文化中，只是對一個一個受傷的人服務是不足够的，相反，目前最要緊的事是同時賦與希望給那些我們沒有直接接觸到但卻為我們的共同服務所感動的人。團體共同職務的强大力量就在於：藉着它那特殊及有形可見的團體召叫，它能够感動、治愈、和啟發人，比那些它直接地影響到的人更多更廣。

就我個人而言，雖然我從未曾到過泰賽的團體，但我卻發現這個團體的龐大作證力；雖然我從未見過Jean Vanier，但我卻發現了他們的工作給我帶來了極大的希望；雖然我只是知道一些有關耶穌小兄弟和小姊妹等團體的工作和生活，但我卻找到了許多的安慰。這些團體的服務不僅幫助我克勝了想成為預言世界末日的先知的誘惑，也使我不致成為不健康的宿命論的犧牲品。團體性的服務既然對我們的時代是如此的重要，值得我們極大的關心。

但這些又與靜獨有何關係？靜獨是修會團體找到它團體的身份之所在。在靜獨中，團體的成員耹聽到主的召喚，並分辨出我們的共同聖召。為何是如此呢？靜獨不是我們單獨地與天主同在，並了解我們自己個人聖召之所在嗎？不錯，但這並不與團體的共同聖召相對立。因為在靜獨中我們認識我們如何能够運用自己個人的才能服務以完成團體的共同職務。倘若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把個人的恩惠變為聖召，那是很天眞的想法。如果我們說：「我有能力寫作，所以天主願意我成為作家；我有教學的天才，故此天主願意我成為教師」；又或者，「我很會彈鋼琴，是故天主願意我成為一位鋼琴演奏家。」這樣，我們是忘記了我們自我了解的方式不一定就是天主了解我們的方式。過去的確曾經一度由於對謙遜之德的片面了解而導致否定個人神恩的消極看法。幸好，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另一方面，若以為個人的神恩便是天主旨意的顯示，則這樣的看法未免對聖召的了解過於片面，同時亦把一個事實弄得含糊不清，這事實就是：我們的才能可以是一條走向天主的道路，但同時也可能是走向天主的道路中之一部份。

在靜獨中，我們可以與我們周圍的人的意見與觀念保持距離，並使自己成為可受傷的。在靜獨中，我們謹愼地耹聽天主，分辨出何者是自己的願望，何者為自己的職責；何者為個人的衝動，何者是自己的聖召；何者是自己心中的渴求，而何者是來自天主的召叫。我認為，倘若在團體中我們不能够把靜獨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我們很快便會聽不到天主的要求，只是關心「自己的事」，對團體的共同任務置之不顧。如此，團體生活更比不上其他互相支持的團體，因為在團體中每人做他或她自己的牧民工作，把共同負責的意識置諸腦後。

當靜獨眞正成為親密交往可能發生之所在，以及是我們團體生活之基礎時，靜獨便使團體生活中的共同召叫成為有形可見的。我們不要忘記，天主召叫我們成為一批天主的子民，而我們個人的聖召應當常視為是團體聖召中的一份子。我們不能把團體作為工具以發展或鞏固我們個人的渴望。倘若我們視團體為一協助我們實現個人理想的支持者，則我們更是「時代的兒女」而非「天主的兒女」。我們的聖召只能够被視為是整個修會的團體聖召的特殊表達。

靜獨顯然是這團體共同召叫的自我實現之基礎。在靜獨中，我們空虛了自己的自我肯定、自我實現、和自我完成的需要，並經驗到天主如何通過與我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姊妹而召喚我們。對修會深刻的愛驅使人不斷地問：我的服務如何才能够是團體服務的表達？而我們正是為了此共同服務才被召生活在一起的。

視靜獨為我們分辨團體性職務之所在的看法有其很具體的含義。意謂它包含服從。服從既然主要是整個團體對天主召叫的耹聽，則我們不能把服從只看作是成員與長上之間的關係。服從長上必須是一種對天主耹聽的經驗，同時，在服從中亦應經驗到個人的服從是整合在整個團體對天主的耹聽內。因此，這種團體性的服從明顯不是一個簡單的行動而已，而是一種生活方式，藉着這生活方式，我們一起不斷地回到靜獨之中，好能更敏感於天主在此時此地對我們的召喚。

因此，若退省時、靜修日、或默禱的時刻都成為了個人的事，這似乎是不良的發展。因為當一個團體的成員都眞正渴望一起進入靜獨之中，並固定而正常地分享各人祈禱、默想、和學習的成果時，這才是團體眞正成熟的標記。為了自己而單獨地與主同在的經驗，以及把單獨與主同在作為是團體生活中的一部份的經驗，兩者截然不同。我深信，當一個團體習慣進入靜獨之中去探討究竟天主召喚他們走往何處時，這個團體的精神復興將會有很大的發展。沒有長時間的靜默耹聽，我們不會做出重大的抉擇以及主要路向的改變的；然而，這靜默的耹聽在某方面也需要全體成員的參與。

我在此亦指出：固定時間的靜默在團體生活中異常重要。靜默若只是一條簡單的規矩，可能非常無效。但就靜默為我們共同耹聽天主的臨在，而我們準備開放心靈讓祂領導而言，它是健康的團體生活所不能缺少的因素。過去幾年來，我們很强調言語，特別是在會議中、在學習日，以及在分享中所表達的言語。但無論如何，我們應更深的了解，這語之所以能够生效，是因為它產生於靜默之中，特別在危機的時刻、在矛盾衝突和强烈的情緒緊張時，靜默不僅有治療的功能，而且還為我們的共同生活指示出新的方向。職是之故，靜默是團體共同服從之所在。特別是現今處於危急時代中的團體，更需要具備不斷改變的能力。因此，深刻地投入靜獨之中更形重要。甚至你能够以這個團體投入靜獨的程度來衡量它的健康與否。在一個不斷改變的世界裏服務，我們更需要把團體的根種在與主靜獨的相遇中。果若如此，當有一天環境要求它向前推進時，它會很快很有效地移動，而不會有中斷或破裂的感覺。而且，在團體中經驗到職務的多元性亦是可能的，但它會視此為共同職務的不同表達。在靜獨中不但團體的團結得以分辨和肯定，而且在靜獨中團體會得到滋養而繼續加强。

當我們的團體實在與召叫我們在世界上去肩負同一職責的主很深地接觸時，我們不但可以生存在這個危急的世界裏，而且可以創造性地答覆現今的具體事件而又不致有驚惶失措和反覆無常的反應。如此，我們可以防止危急事件把我們拋回到「自我保護」或「自我服役」的行動中，那時我們才可以完成那給人帶來希望的服務，並使他人驚嘆說：「看哪，他們是如何服務他們的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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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靜獨與祈禱

正如靜獨影響我們的彼此相愛以及我們的團體性服務，同樣，靜獨也深深地影響我們與天主之間的關係。一個基督徒團體的作證，不僅在使人說：「看哪，他們如何彼此相愛」，和「看哪，他們如何服務近人」，而且應讓人感到「他們是如何向他們的主禱告」的事實。

如果說世界的危急情況使人更注意到天主，並使宗教情緒復甦。這說法未免太簡單了。我們懷疑事實上正好相反，恐懼和憤怒並不引人走向天主。我們時代裏的巨大壓力已經造成太多的苦惱、抱怨、以及憎恨。許多人已經離開天主，不再祈禱，因為他們不再看出他們如何能够向一個容許如此多痛苦及殘酷事件發生的天主祈禱。

修會團體中的確也難免有這樣的情形發生，事實上，我很强烈的感覺到，即使我們是修道人，我們對天主也有矛盾對立的感情。我們對天主的感情十分接近一種愛──恨交織的關係。我們很多次自問：「天主眞的可信賴嗎？祂是否眞的愛我們？祂是否眞的關懷我們？」雖然我們很少用言語來表達出這些問題，但我們的行為卻經常流露出如此。我們會對朋友說：「我會為你祈禱」，但我們卻很少眞正嚴肅地投入祈禱之中。我們聽演講，肯定祈禱的重要性，但我們卻想：人們所急切需要的是我們的行動而非祈禱，祈禱很好，但只在你沒有事情做的時候。我很懷疑在我們的宗教熱誠的下層，我們對天主的臨在，對祂對世界的有效卻響，以及對我們的關注等毫無疑惑。我也疑惑，大部份人並沒有因為無法表達出他們對天主敵視的感覺而受到內心的折磨。我甚至懷疑許多修道人會以天主為其唯一所關心者。

當我們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俗化的世代時，我們必須首先正視這俗化主義如何深刻地進入了我們自己的內心，而懷疑、猶豫、憤怒，甚至憎恨又是如何侵蝕了我們與天主的關係。

在許多修會團體裏，祈禱已經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這不僅是由於環境的變遷所致，而更是由於天主本身已成了一十分曖昧不明和可懷疑的伴侶，祂是那個你必須與祂為友，以避免一切問題，而祂的臨在，你却又很難享受得到的朋友。雖然，大部份的修道人都把這些感覺和經驗保持在意識的底層，但其中有些人會走到這樣的地步，就是經驗到自己是一個懦夫，缺乏勇氣放開天主而讓自己過自己的生活。這種懦弱的感覺顯示出他是在恐懼和依賴的網中被天主捕捉住了，而往往亦因此導致他產生那自我破壞性的憤怒。

許多修會團體的精神危機，其核心在於天主不再是團體生活的泉源和目標，祂只不過是我們自己的畫像的銀邊框架而已。美麗的禮儀，良好的會議，以及退省等都被認為是對團體生活極有啟發作用，但在我們深處我們知道若沒有這些，一切都沒有什麼分別。由此，我們不要奇怪為何很多人如此輕易地離開修會，因為他們感到當他們擺脫了那些感情和軀體的鎖鏈之後，他們現在能够更有效地做好他們以前所做的事。

請勿誤會，我並無意去控訴修會。相反，正如我上述的，宗教俗化主義已經如此之深地進入了這個世界，進入了我們的生活中，雖然，我們不能單純地控訴這俗化主義，但它卻可以成為我們反省的主題。因為它不僅顯示出我們是如何緊密地成為了這走向危急情况的世界的一部份，並且它還解釋了為何現今的修會團體這樣困難地給那生活的天主毫不含糊的作證。

就在此俗化主義的脈絡中，靜獨找到了它最深刻的意義。因為靜獨是天主啟示祂自己為天主、為創造主、救贖主、聖化者、為根源、為我們存在的中心與目標，為無條牛及無限愛人，並要求人以全心、全靈、全意、全力去愛祂的主(瑪廿三37)之所在。靜獨是偉大邂逅之所在，一切邂逅之意義皆源於此。在靜獨中我們遇見了天主。在靜獨中，我們放下了我們的活動、掛慮、計劃、策略、意見、和信念等等，完全赤裸裸地，以完全放開和接納、完全可受傷的心靈進入祂愛的臨在中。從此我們可見只有祂是主、只有祂是愛，也只有祂最關心和寬恕。在靜獨中，我們實在能稱呼祂為我們的天主、我們的父──萬民之父。

我在此並非說靜獨因此便解決了我們對天主的矛盾關係。不！靜獨本身不是一個解決，而只是方向。這方向曾被厄里亞先知所指出，他不在風、地震、和火焰中與雅威相遇，卻在溫和的微風中找到祂。這方向亦曾由耶穌自己所指示，祂選擇靜獨的地方與父晤談。每一次當我們進入靜獨之中，我們就是從狂風、地震、火烈的生活中隱退，而對那偉大的邂逅開放。在靜獨中，我們往往發現的第一件事是自己的不安、衝動、急於行動、急於影響他人和撞擊他人，此外，我們又經常被誘惑儘快回到一個與自己切身的世界中。但是，若我們持守紀律，那溫和的紀律會幫助我們逐漸聽到那微弱的聲音而使我們有微風輕至的感覺。由此，我們知道我們心中的主來了，就是這個主祂使我認識正的我。
在此，我們觸到了靜獨中的最大恩惠。這是一個「新我」的恩惠。靜獨之所以能引導我們與人建立新的親密關係，並使我們看到我們團體的共同任務，那是因為在靜獨中我們發現了我們實的本性、正的自我，以及正的身份。對自己的認識使到我們能生活並工作於團體之中。倘若我們的團體生活和工作是建立在錯誤或虛偽的自我了解上，我們早晚必會互相衝突，失去共同服務的視野。
現在讓我們再看一看我們的恐懼和憤怒。當我們認為恐懼和憤怒是對危急情最明顯、最自然不過的反應時，我們必須坦白承認這不過我們虛假自我的表達罷了！當我們因恐懼而抖震或以憤怒的目光來看事心情時，我們已經把自己的靈魂賣給了世界，或賣給了虛假的神，因為恐懼和憤怒已攫取了我們的自由，使我們成為了在我們四周的勢力的犧牲品。恐懼和憤怒啟示出我們對自己的評價是如何深刻地依靠在自己的成功和他人的意見上，於是，我們被他人對我們的看法所塑造。
無論如何，在靜獨中，恐懼和憤怒的假面具漸漸被剝除，把那虛偽的自我顯露出來了。在靜獨中，恐懼和憤怒在天主愛的包圍中失去了力量。這就是聖若望所指的：「在愛中沒有恐懼，完全的愛驅除恐懼」(若四18)。在靜獨中，我們逐漸被引入成為「我」的理內。由此，靜獨應當是悔改之所在。在靜獨中，我們從炫耀自己的所長，和所有的人轉化為一個向天主高並打開空空的雙手、承認自己的一切皆來自天主的自由恩賜的人。故此在靜獨中我們不僅遇見了天主，而且遇見了我們正的自我。事實上，只有在天主臨現的光照下，我們才能看出我們是誰。我們認識天主多少，就會通過祂認識我們自己多少。為此，我們聚集在一起，並非是出於恐懼和憤怒的驅策，而是成為一個能自由地作證天主臨在於世界中的天主子民的團體。
當我們看出靜獨是偉大邂逅之所在，是我們視天主為父，視自己為能完全答覆祂的愛而並無恐懼與憤怒之所在時，我們便了解靜獨實在就是祈禱。祈禱是基督徒團體的呼吸。若對天主和自己的身份有錯謬或虛假的認識，祈禱不僅不可能，而且團體生活亦會慢慢窒息。
在此最後的一部份，我願意特別討論「代禱」的重要性。當靜獨正地使我們脫離恐懼和憤怒，並使我們空虛地面對天主時，在我們之內便會出現一片龐大的空間，在那裏我們可以容納全世界的人類。在貧窮與代禱之間有很有力的聯繫。當我們放棄了一切使我們與他人分離的事物時，例如：財物、意見、偏見、判斷、和精神的掛慮……等，我們才能正成為一個好主人，不僅歡迎朋友而且容納敵人與我們一起進入靜獨之中，並在那偉大的邂逅中把他們呈獻給天主。在正的靜獨裏，我們可以有無限的空間去容納他人，因為我們已經空虛了自己，在我們之內沒有敵友之分了。敵人之所以是敵人，那是因為我們要保護自己之故。但是，當我們不堅持什麼、不獨自擁有什麼，也不自我保護時，那便沒有人可以是我們的敵人了，那時，我們能在靜獨的中心認出一切人都是我們的兄弟姊妹。在靜獨中，我們既然面對天主是這樣的赤貧和可受傷的，同時又很深的知道自己完全依靠天主的愛，那麼，不僅我們的朋友，就是那些要殺害我們、磨難我們，對我們撒謊、鼓勵戰爭的人都能成為我們血肉中的一部份。在靜獨中，我們是如此的赤貧，以致我們能與所有的人團結為一，並讓我們的心成為與天主且與一切人相遇的所在。果若如此，代禱應是一種自我空虛的祈禱，因為它要求我們放棄一切使我們與他人分裂的事物，好使我們成為我們所代禱的，並使天主在我們之內接觸到他們。
故此，我們可見，藉祈禱，特別是代禱，修會團體能對整個世界開放。藉祈禱，修會的成員開發了一片「公共的廣場」，在那裏有容納任何人和一切人的空間。往往我們很痛苦地意識到，我們能為世界上廣大眾的需要所做的是很少很少。也許，當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把我們有限的行動提昇為無限的祈禱時，我們便不會那麼悲觀。如果我們以計數那些曾經受到我們的行動深刻影響的人來衡量自己的價值，我們便會失去勇氣和信心，但是，當我們知道我們的祈禱可以包容無數的人時，我們便會生活得很愉快並很知恩。
為此，修會團體的祈禱是它作證的核心，也因此，祈禱是一個正的標記，看見我們祈禱的人不但會說：「看哪，他們如何彼此相愛」，以及「看哪，他們如何服務近人」，而且還會說：「看哪，他們如何向他們的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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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此，我們概括結論如下：第一、我曾努力嚐試說明我們當今的危急情是如何的嚴重，而我們周圍的世界又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修會生活。我們與人的位際性交往亦曾經受到恐懼和憤怒的侵蝕；而我們的共同任務又受到肢解和個人化的威脅；我們的祈禱在我們的團體生活中經常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第二、我曾指出靜獨的重要性，它不是這許多問題的簡單答案，而是給我們這個危急時代提供可能答案之所在。我又曾描述靜獨為人與人之間發展成熟的親密關係以及我們與天主邂逅之所在。因此，我指出靜獨是我們團體生活的基礎。
最後，我是要幫助諸位看出來。探討靜獨在團體生活中的角色能幫助我們對貞潔、貧窮、和服從的意義有更深的和更新的了解。靜獨使我們經驗到天主的愛是一切人類的愛的泉源，從此使我們看出來，貞潔是我們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導師。靜獨使我們服從於天主在團體中對我們的召叫。此外，靜獨亦要求我們成為赤貧的，好使我們能創造出自由的空間去容納世界上一切受苦的人，並在不斷的祈禱中高他們到天主面前。為此，靜獨不僅是貞潔、貧窮、和服從開花結果之土地，而且它使這三者成為修會團體的豐沃恩賜。
我希望我能在這裏使諸位看出並相信靜獨是修會團體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我們走近那千年王國的終點之際，讓我們更深地投入靜獨中。這樣，雖然我們被許多默示性的事件所包圍，但我們仍能有形地給天主的忠信作見證，並使許多人因看見了我們的「彼此相愛、服務近人、和虔誠禱告」而充滿希望。
本文譯自
Solitude and Community-Lecture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uperiors General, April 4, 1978
